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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国内外生态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的研究基础上，对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内部、外部网络进行梳理，并利用鱼骨图模型分析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构建出生态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模型；同时将影响因素导入AHP模型中，以定性结合定量的方法建立判断矩阵，通过计算影响因素进行排名，找出关键影响因素，为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建设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影响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的因素层中，群内企业因素和公共管理因素是主要影响因素，其他外部因素和智力支持影响较小；方案层中，生态产业集群的环境维持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循环理念排在第二，政府主导调控和产业选择分列第三和第四。因此，在生态产业集群的建设过程中，要以系统思维为导向，着重做好群内企业服务和公共管理服务，同时结合好资源输出效率和知识创新服务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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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Factors Investigation on Poyang Lake Ecological Industrial Cluster Based on Fishbone Diagram and 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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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network of Poyang lake ecological industry cluster was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in this paper based on  investigations on the cluster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industry home and abroad. Fishbone diagram model was taken to analyze the impact factors of the cluster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create a new model of the impact factors qualitatively. The obtained impact factors were used i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model. Judgment matrix was created by expert determination using AHP model. Key impact factors were then pointed out by calculating the ranking of the impact factors. Through the model results we can know that, the cluster of factors and public enterprise management factors are the main factors in the factors layer of eco-industrial cluster; other external factors and intelligence support are less affected. In the solution layer, maintain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llowed by the cycle idea, government-leading allocation and industry choice.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eco-industrial clusters, to the system-oriented thinking, we should focus our attention on the corporate service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ervices, and at same times, provide the output efficiency of resources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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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各种类型的产业集群日益增多，但国内传统产业集群大多数尚未摆脱“高消耗、高产出和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这种集群内资源集中消耗和污染集中排放往往是产业集群地区所难以承受的，更是未来制约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桎梏[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我国南方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位于江西省北部，包括南昌、景德镇、鹰潭3市，以及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市的部分县（市、区），共38个县（市、区）和鄱阳湖全部湖体在内，面积为5.12万 km2，占江西省国土面积的30%，人口占江西省50%，经济总量占江西省60%。该区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保护区，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划定的全球重要生态区，承担着调洪蓄水、调节气候、降解污染等多种生态功能。鄱阳湖又是长江的重要调蓄湖泊，年均入江水量约占长江径流量的15．6%。鄱阳湖水量、水质的持续稳定直接关系到鄱阳湖周边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用水安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还是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海峡西岸经济区等重要经济板块的直接腹地，是中部地区正在加速形成的重要增长极，是中部制造业重要基地和中国三大创新地区之一，具有发展生态经济、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良好条件。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随着保护好鄱阳湖的“一湖清水”成为共识，鄱阳湖流域生态产业集群的建立和发展势在必行。
1  研究文献综述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ing）指相同或相关行业的企业和机构在特定地理位置聚集而形成的紧密联系的集合体[2]。产业集群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他首先谈及了劳动市场共享、专业附属行业以及技术外溢作为产业集群形成的条件，并且将产业集群看成是企业外部规模经济；而Porter[3]在研究国家竞争力时正式提出了产业集群的概念；此后，克鲁德曼[4]对贸易与各国产业在地区聚集程度的研究发现，各国贸易优势是来自各国内部的产业集聚规模。这让人们开始意识到对产业集群的研究有助于对区域经济的分析。但产业集群在带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环境污染这一负效应[5-6]。为此，何继善等[7-8]提出产业集群应该像生态系统一样，在集群内的企业之间除了有竞争关系，也要有互利关系，并应该形成一个产业共生系统，通过能量、物质的多次利用，消减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物以及节约资源的使用。
最早将工业系统类比于生态系统的是Frosch等[9]提出的工业生态学理论，以及物质、能量循环利用的循环经济理念，旨在达到经济与环境双重优化的目的，认为应该构建起物质与能源多级使用的产业集群，并将该集群描述为工业生态模型（Industrial Ecology Model）。Wallner[10]则引入该工业生态模型论述了产业集群的生态化特征，并将其视为综合网络化组织进行研究，由此探讨了生态、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而Lowe[11]则提出“生态工业园”的概念，发现这是工业生态学的具体实践，并且其后一些学者都按照这一思路研究并探索各国工业生态系统的形成与建设问题，例如：Korhonen等[12]通过对德国与澳大利亚制造业的实证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产业循环网络与工业共生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更广范围的企业合作，并且这种合作是可持续的；Roberts[13]则改变人们对产业生态化认识的一些误区，通过对悉尼工业园的案例研究，提出了建设生态工业园的一些建议，并且认为具有网络化的工业生态系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Gibbsa[14]强调了由工业生态系统派生出的生态产业发展的分析范型，并将其应用在评估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中；Chertow则从实践者的角度探讨了印度在形成工业共生系统过程中具有的优势资源与生态工业园建设的具体情况；Vinzents等[15]认为生态产业集群（Ecological Industry Cluster）是为了克服传统产业集群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而形成类似于生态系统的，具有“共生”关系的企业与相关机构的集合体。同时，国内的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研究思路，并展开了对生态工业园的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如：王兆华等[16]提出的生态工业园的产业共生模式；吴峰等[17]提出的设计与实施；梁宏志等[18]提出的投资决策；魏霞等[19]提出的与绿色供应链之间的关系；陈彬等[20-21]提出的与循环经济的关系、评价等。Parayil[22]分析了新加坡的产业集群创新政策的变化情况，发现创新不再是一个企业内部的事情，而是一个组之间的动态过程。

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目前我国生态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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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现阶段生态产业集群发展模式

建设国家鄱阳湖产业集群，有利于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有利于探索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的新模式，有利于构建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的新支点，有利于树立我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新形象。本文拟对影响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发展的因素开展分析，构建影响因素模型，找出关键影响因素并提出针对对策。
2  生态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的发展与普通产业集群的发展相比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其共同点主要表现在：一定区域内的大量企业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一种网络组织；不同点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1）企业目标的不同。普通产业集群的主要目标就是尽可能地产生经济效益；而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的目标是既要产生经济效益，又要保护好鄱阳湖流域周边环境，是一种经济与环境的双赢模式。

（2）形成的机制不同。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的形成是由政府主导，由政府经过规划、布局，指定相应企业进入园区，其他共生或者衍生企业由政府引导或者自然聚集进入产业集群园区；而普通产业集群大多则是自然集聚。

（3）资源利用类型上的不同。普通产业集群大多是一次性单一型资源利用；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采取循环资源利用模式。

（4）发展路径的不同。普通产业集群大多为资源消耗型发展；而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为可持续性发展。

总之，与传统产业集群相比，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在追求目标、运行规律、资源利用、产业选择、外部效应、功能结构、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都有突破，希望能从本质上改变传统产业集群的运行模式，对传统产业集群的经营思想进行革新，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改善传统产业的生态环境，强调产业集群中的人性尊严，是顺应人类多层次需求和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发展模式[23]。基于中外学者对生态产业集群的描述，结合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的实际，最后将其影响因素按内部、外部网络划分归纳为：一是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外部网络影响因素，包括公共管理因素、智力支持因素、其他外部环境因素。二是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内部网络影响因素，包括群内企业因素。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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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鱼骨模型-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发展影响因素

2.1  公共管理因素

（1）政府主导、调控能力。我国目前生态产业集群或者生态产业园的形成大多数是由政府主导完成，政府在经过周密地规划后，有计划地、有选择性地引进主体（上游）生态产业进入生态产业集群园区，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引入或者准入可以充分利用废弃资源的下游共生企业，逐步形成生态产业集群或者生态产业园。政府不但主导生态产业集群的形成，还对生态产业集群起着调控作用，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与不足，其中，在市场机制能够发挥自身功能、资源配置运行良好的情况下，政府就不要再进行干预；而市场机制恢复是政府干预的首要目的，而不是替代市场干预。

（2）政府监督。政府监督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加强监督管理，维护市场的经济秩序，严把产品质量关，制止任何“制假贩假”等危害集群形象、影响集群发展的现象发生，建立良好的信用环境；加速发展循环经济，倡导绿色输入、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做到节水、节电、节地；与此同时，加大对生态产业区的保护力度，拟定合理的环保综合治理计划。在产业集群内全面施行生态理念，构建生态文明，建立资源节约型、生态文明型产业集群。另一个方面，政府要实现生态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制度和法律作为保障手段，促进产业集群内企业良性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在生态资源的使用上避免使用“涸泽而渔”的手段，摈弃粗放式经营带来的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和产业链条断裂的不良后果。

（3）政府服务能力。环鄱阳湖地区各级政府服务提供服务使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能够有序发展，为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各种有效保障。其一是制定和完善对生态产业集群发展相匹配的考核评估办法及激励措施；其二是按照生态产业集群的生态导向研究并制定严格的产业准入、产业退出等政策和指南；其三是针对生态产业集群内部不同类别的企业分别实施相应的政策。政府服务的目的是构建起服务于生态产业集群发展的社会服务体系，引导成立专业的生态行业、企业协会，提供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以及其他专业化服务，为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创造公平、有序的外部条件。

（4）政府规划。政府要秉持公平原则，维护社会公平。对一些生产工艺落后、产品陈旧、生产粗放、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的企业，应施行清退制度；对于那些可以有效转移的行业企业可实行产业扶持或援助；对于骨干行业企业，若缺乏一些必要资源的，可以适度划拨资源，助其更好、更快地发展；对于一些生产工艺先进、资源消耗小、生产低碳、能够持续和集约型发展的企业，要重点扶持，重点发展。

2.2  智力支持因素

（1）知识服务能力。知识服务能力是指知识创新环境，是产业集群进行知识创新所必须的社会、文化、技术、经济条件，它是产业集群行为主体（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地方政府等机构及个人）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上所形成的。

（2）知识创新能力。企业员工在日常工作中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知识生产、传递、加工、共享、应用等一系列的知识创新活动，形成了产业群的知识聚集、溢出、流动，从而推动产业集群的知识创新。知识个体的创新是整个产业集群知识创新的基础。在知识创新过程中，由于不可逆过程产生的正熵实现“边际效应递减”趋势，从而促使产业集群知识系统达到一个新的有序化状态。知识创新为生态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工艺、新能源和新途径，这就为使产业集群内污染减少、变废为宝、耦合优化以及提高效能提供了可能。

（3）人才供应。一方面省内高校、科研院所为生态产业集群内企业输送专业人才、提供专家咨询，并与产业集群内企业展开合作，进行协同创新；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内企业也为学校提供了学生实践基地和工作岗位，为科研院所提供了成果转化平台以及实训基地，实现多方共同获益。

（4）知识转移效果。现阶段，知识资源逐步替代传统资源，正在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此背景下，企业应积极参与产业集群的建立，辨识产业集群间影响知识转移效果的各类因素，从主体、客体、情境等方面入手，探求不同因素对知识转移效果的作用，掌握因素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以此为基础对各因素进行管理和控制，有效地实现产业集群内组织间的信息交流、知识传播与共享，加速对内外部知识的融合与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2.3  群内影响因素

（1）产业选择。在建设生态产业集群之前，首先考察该地区经济运行质量、产业发展阶段、产业发展特点及主导产业，再依据产业部门的关联程度确定建设何种类型的产业集群，使生态产业集群的规划与建设更科学化、集群管理更具针对性，并对集群内企业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循环流通进行系统科学规划。

    （2）循环理念。在现阶段，循环经济就是在企业生产过程中物质的使用、再生、利用的循环基础上发展区域内不同阶段经济投入、产出的循环模式。这是一种建立在资源回收和循环再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原则是资源使用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再循环；其生产的基本特征是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就是所谓的“3R制造”的概念，即减少原料(Reduce)、重新利用(Reuse)和物品回收(Recycle)。追求3R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循环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606.htm"绿色经济，即只用少量的自然资源就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节约、回收和再利用废旧资源，使其尚未被充分利用的价值得到重新开发和充分使用，产生新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共生模式。共生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于1879年提出，指的是由于生存的需要，两种或多种生物之间必然按照某种模式互相依存和相互作用地生活在一起， 形成共同生存、协同进化的共生关系。生态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与生物之间的共生模式相似，以企业管理系统为指导，企业内部生产系统形成生态链条，企业外部的其他企业、政府、市场、消费者、中介机构等社会单元相互协调、共同发挥作用，构成生态共生体系，如：各个主体企业间信息的交流与共享；上游企业废弃物或者副产品成为中下游企业的生产原料；政府发挥其功能为企业生态化提供政策和法律依据；等等。

（4）环境维持。生态产业集群与普通产业集群最大的不同点就是集群发展目标不同，生态产业集群发展的目标是获得经济效益和环境维持的双重收益，但环境维持和经济发展并不能同时达到最优，甚至会出现相互制约的情况。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对废弃物的处理仍然采取末端治理的方式，不仅费时费力，而且不能保证经济效益，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

2.4  其他外部因素

（1）资源输入。传统产业集群在资源输入、使用过程中虽然也会遵循自然规律合理的分配和利用资源，但基本不考虑环境因素，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目标，资源以一次性利用为主，废弃资源直接排放。资源输入过程是一个迅速消耗的过程，以致资源迅速耗竭，环境不断被破坏。而生态产业集群除了像传统产业集群遵循一般自然规律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和利用之外，还特别强调遵循生态规律，合理转变资源利用方式，除了追求利益的目标外，环境保护也被放在了同样重要的位置上。

    （2）资源输出。在短期内，普通产业集群企业输出的产品能够给企业带来大量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产出了大量的废弃物，不仅造成浪费，也污染了环境，这些废弃物对环境的破坏需要在今后用更多的经济收入来弥补，甚至是不可弥补的。生态产业集群在资源输出的过程中，不但能输出产品，而且上游企业的废弃物或者副产品成为下游企业的可利用资源，废弃物或者副产品也得到了有效利用，是综合效益最大化。

（3） 信息、金融服务机构。生态产业集群内建立信息服务机构也是影响产业集群的重要因素之一。建立有效的信息服务机构可以是集群内各单元之间的信息有效共享，降低集群内部的信息不对称，如：政府与产生废弃物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下游企业与产生废弃物或者副产品的上游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生态产业集群内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等。这些信息的缺失会给生态产业集群正常运转带来负效应，增加生产成本，降低资源的利用能力等，也会导致政府对集群内生态企业难以正确地评估和管理。

3  生态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评价指标模型

3.1  指标体系建立

我们将鱼骨图模型中所列出的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发展影响因素导入AHP模型中，将整个评价体系分为3层：最高层为目标层，即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该层表示解决问题的目的；中间层为因素层，包括了智力支持因素、公共管理因素、其他外部因素、群内企业因素；最底层为方案层，共有15个指标。由此3层构建形成了一个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生态产业集群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目标层
	因素层
	方案层

	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
	智力支持因素
	知识服务能力

	
	
	知识转移效果

	
	
	知识创新能力

	
	
	人才供应

	
	公共管理因素
	政府主导、调控

	
	
	政府服务能力

	
	
	政府监督

	
	
	政府规划

	
	其他外部环境因素
	资源输入

	
	
	资源输出

	
	
	信息、金融服务

	
	群内企业因素
	共生模式

	
	
	循环理念

	
	
	产业选择

	
	
	环境维持


3.2  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本文判断矩阵的构造采用专家调查法，通过两两比较，对同层次指标之间相对上层次因素的重要性进行评定。
3.3  构造三阶矩阵及其相对权重向量

根据专家意见及德尔非法统计的因子指标权重，按层次分析标度构造出因素层B相对于目标层A等5个影响因子判断矩阵，如表2所示。

表2  影响因子B1-B4的判断矩阵
	生态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A-B
	智力支持因素B1
	公共管理因素B2
	其他外部环境因素B3
	群内企业因素B4

	智力支持因素B1
	1
	1/3
	1/2
	1/3

	公共管理因素B2
	3/1
	1
	3/1
	1/2

	其他外部因素B3
	2/1
	1/3
	1
	1/4

	群内企业因素B4
	3/1
	2/1
	4/1
	1


同理，依次构建C1-C4判断矩阵、C5-C8判断矩阵、C9-C11判断矩阵、C12-C15判断矩阵等其余4个判断矩阵，通过计算指标权重，得到B1、B2、B3、B4的权重分别为：0.105，0.300，0.138，0.457；再通过一致性检验判断矩阵是满足一致性的。
3.4  计算最终权重值以及排序

根据算法，对因素层判断矩阵进行操作，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生态产业集群发展影响因素权重排序
	因素层
	权重
	CR
	方案层
	权重
	CR
	最终权重
	排序

	智力支持因素B1
	0.105
	0.063<0.1
	知识服务能力C1
	0.108
	0.017<0.1
	0.011 34
	15

	
	
	
	知识转移效果C2
	0.165
	
	0.017 325
	14

	
	
	
	知识创新能力C3
	0.471
	
	0.049 455
	7

	
	
	
	人才供应C4
	0.255
	
	0.026 775
	12

	公共管理因素B2
	0.300
	
	政府主导、调控C5
	0.507
	0.037<0.1
	0.152 1
	2

	
	
	
	政府服务能力C6
	0.226
	
	0.067 8
	6

	
	
	
	政府监督C7
	0.105
	
	0.031 5
	11

	
	
	
	政府规划C8
	0.162
	
	0.048 6
	8

	其他外部因素B3
	0.138
	
	资源输入C9
	0.142
	0.060 3<0.1
	0.019 596
	13

	
	
	
	资源输出C10
	0.525
	
	0.072 45
	5

	
	
	
	信息、金融服务C11
	0.334
	
	0.046 092
	9

	群内企业因素B4
	0.457
	
	共生模式C12
	0.069
	0.065<0.1
	0.031 533
	10

	
	
	
	循环理念C13
	0.271
	
	0.123 847
	3 

	
	
	
	产业选择C14
	0.171
	
	0.078 147
	4

	
	
	
	环境维持C15
	0.489
	
	0.223 473
	1


4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集群发展的评估与建议

4.1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上述已建立的生态产业集群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具有很好的应用效果，可以很好地测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集群的发展状况，为此，本研究运用德尔菲法，请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在各指标的实现程度进行打分量化，打分的原则是在0～100分之间，分数越高代表该指标发展越好。原始分数结果如表4所示。在结果计算方面，按照打分量化的一般原则分成5个等级，所对应的分数分别为优秀（90～100分）、良好（80～90分）、中等（70～80分）、及格（60～70分）、差（60分以下）。

              表4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集群发展各指标原始得分            分

	项目
	得分
	项目
	得分
	项目
	得分
	项目
	得分
	项目
	得分

	C1
	56
	C4
	65
	C7
	71
	C10
	81
	C13
	6

	C2
	66
	C5
	73
	C8
	82
	C11
	51
	C14
	69

	C3
	62
	C6
	51
	C9
	83
	C12
	51
	C15
	91


将原始分数乘以该方案层的最终权重，就得出该方案层的最终得分。将方案层的所有得分相加，发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集群的总得分为71.8分，处于中等水平，说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集群建设情况较好，但未来的建设任务很艰巨。

从各方案层的具体得分看，因素层方面，群内企业因素和其它外部环境因素的得分较高，说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在这2个领域内的建树较高，特别是在环境维持、资源输入与资源输出方面取得较大成绩。自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设立以来，江西省加大了对该区域的投入建设，从2010—2013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累计完成投资近万亿元，争取到国家部委重大支持政策28项，重大项目近140项，争取国家资金共945亿元。2014年，仅江西省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投入就超过400亿元。这些都说明该区域的资源输入效应明显。在资源输出方面，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输出效应也很显著。经过几年的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生态产业体系已基本成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和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为例，近些年这2类产业每年都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占全省的比重均超过60%。2014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GDP突破9000亿元。在环境维持方面，该区域内实施了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在发展中坚持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广泛开展绿色屏障、环境污染防治以及湿地保护建设，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区内生态产业集群的得分。但是，因素层内的智力支持和公共管理2个因素的得分较高，说明这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集权建设的短板。由于是公共管理因素，该因素对生态产业集权的影响权重较高，位列第二，但是该因素的得分却不高，拉低了整个区域的整体得分。

从方案层看，有8个方案层因子的得分顺序发生了改变，其中知识创新能力、政府服务能力、共生模式和产业选择4个因子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集群得分的权重下降，说明目前该区在这4个方面的建设不是很理想，这也是成为未来需要加强建设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共生模式和产业选择属于群内企业因素层，该因素层对总体的影响权重最高，目前这2个因子的影响权重下降成为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建设的分值不高的重要阻力。虽然目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环境维持较高，但产业选择以及产业之间的关系已影响到了该区域生态产业集群建设的成效。而政府监督、政府规划、资源输出、资源输入4个因素的得分权重出现了上升，特别是政府规划上升了2个排位。实质上，政府规划、政府监督与资源输入都与政府重视相关，它们排位的上升充分显示出地方政府对该区域的高度重视程度，这也成为了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建设的优势，如表5所示。

表5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集群的各层评估

	目标层
	得分/分
	因素层
	得分/分
	方案层
	排名/位
	原排名/位

	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
	78.1
	智力支持

因素
	62.72
	知识服务能力
	15
	15

	
	
	
	
	知识转移效果
	14
	14

	
	
	
	
	知识创新能力
	8
	7（下降）

	
	
	
	
	人才供应
	11
	12

	
	
	公共管理

因素
	68.77
	政府主导调控
	2
	2

	
	
	
	
	政府服务能力
	7
	6（下降）

	
	
	
	
	政府监督
	10
	11（上升）

	
	
	
	
	政府规划
	6
	8（上升）

	
	
	其他外部

环境因素
	71.34
	资源输入
	12
	13（上升）

	
	
	
	
	资源输出
	4
	5（上升）

	
	
	
	
	信息金融服务
	9
	9

	
	
	群内企业

因素
	76.1
	共生模式
	13
	10（下降）

	
	
	
	
	循环理念
	3
	3 

	
	
	
	
	产业选择
	5
	4（下降）

	
	
	
	
	环境维持
	1
	1


4.2  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集群建设的建议

通过构建生态产业集群的指标体系发现，群内企业因素（重点是环境维持、循环理念和产业选择）和公共管理因素（重点是政府主导、政府规划、政府服务能力）是影响一个区域生态产业集群建设的主要因素，通过对比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目前的生态产业集群的现状发现，该区域的总体建设情况较好，其中群内企业建设和外部因素建设方面较高，但公共管理和智力支持的表现欠佳。未来的调整重点，应着眼于以上不足。本文提出主要对策建议如下：

(1)生态产业集群的建立应秉承系统思维。在生态产业集群构建的过程中，应以系统思维为指导，从多方面、多角度优化生态产业集群各类影响因子的成长环境。传统的产业集群建设，往往只看到经济指标的重要性，注重集群的经济价值，而忽略了环境、政府等因素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建成的产业集群在资源利用、外部效应、集群景观、持续能力等方面均有较大缺陷，不少产业集群甚至因此走向衰败。而对目前的生态产业集群建设，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只要将传统产业集群进行环保改造就能实现产业集群的升级，实际上这是犯了简化论错误。贯彻系统论思维，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不能只单一注重某一方面的建设，而应综合考量江西省以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环境、政府、社会、科研院所等在集群建设中的功能和责任，深入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各类因素科学组合在一起，不仅要注重集群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应，也要关注集群的知识效应和社会效应。

(2)生态产业集群的建设应以群内企业和公共管理两大因素为主要抓手。群内企业和公共管理两大因素在整个生态产业集群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中所占的权重之和为第一和第二，是影响生态产业集群建设的两大关键性因素。公共管理方面，鉴于目前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公共管理得分不高的现实，应该加强政府主导调控，除做好政府规划和政府监督外，未来还应该着重提升政府的服务能力，构建生态化产业集群建设的制度环境，逐步完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范围内政府管理机制。具体而言，需要加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公共服务建设，重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港口码头、航道和航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效、便捷的环鄱阳湖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昌九一体化（尤其是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加快生态工业、生态农业以及生态服务业的建设。结合信息化要求，大力发展综合运输管理和现代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高管理绩效和服务水平。加快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的体制环境建设，充分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加快生态循环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标准的制定，明晰生态化进程中相关部门的责任和义务，将产业生态化发展法制化。

其次，群内企业方面，注重集群的产业选择、循环经济的应用以及环境的维持。生态产业集群的原始经济推动力还是集群内企业的自我发展，生态产业集群的建设应该更加注重环境的维持和集群内企业的产业选择，适时导入循环理念和共生模式。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而言，目前其在环境维持和循环理念上表现不错，但是在产业选择和共生模式上表现欠佳，需要重点改进。具体而言，在产业选择方面，应严格按照生态规律来选择和配置产业群，坚决淘汰高污染产业，摆脱传统产业集群所走过的“高消耗、高产出和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之路。还应大力倡导循环经济理念和环境维持理念，尽可能地通过集群内部的产业协同建设加大对资源的循环利用，以此来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集群的环境损害。全面推广以循环生产和清洁生产为核心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减少农业面对鄱阳湖的污染。加强生态工业的发展，减少工业废水、废物的排放。实现“资源—产品—再资源化”循环经济生态系统，获得良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积极发展生态服务业，如生态物流、生态旅游等，生态服务业是生态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为农业、工业和产业集群生态化建设提供支撑服务。

(3)目前，外部因素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集群的建设贡献较大，但智力支持因素的贡献不明显，须引起特别注意。其中，资源输出是产业集群外部因素的重要指标，知识创新能力是智力支持因素的重要指标，二者对生态产业集群的影响权重排名远高于其所在的因素层，因此在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建设中应对二者有充分的重视。对资源输出的重视，实质上就是要以生态的观点重新考察整个集群的产出效应，不仅要像传统集群一样讲经济效应，还应重视集群的社会效应与生态效应，努力促进集群综合效应最大化。
(4)知识创新方面，目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的知识创新能力明显偏低，因此要努力提升产业集群的知识创新能力，构建出有利于知识创新的体系。知识创新是当今时代的特征，但并不意味着生态产业集群内会自动地进行知识创新，需要采取一些激励措施。由于产业集群的知识创新要通过产业内部组织间的知识共享、传播与组合来实现，因此，首先需要提升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内各个主体（企业、科研院所）知识创新的能力，尤其要注意激发集群内科研院所知识创新的动力；其次要构建有利于知识创新的集群文化环境，鼓励知识在集群内自由流动、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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